
        
            
                
            
        

    
原文：《我的当兵史》

那一年我十六岁，高中差一学期就毕业了。放学回家后见征兵办的周排长正与我爸爸商量新兵体检之事，我就凑近了周排长身边打个招呼；

“叔叔好！”

“你也好！哦，院长，这是贵公子”。

“是的，正是犬子。已经十六岁了，还很不懂事”。我爸回答道；

“读书还好吧”？

“不行。要不是年龄还小真想让他跟你去部队锻炼锻炼。”

“爸爸，跟叔叔说说就让我当兵吧。反正我也考不了大学的”。我见机插嘴道；

“大人讲话小孩别插嘴。”爸爸盯了我一眼。

“院长，这孩子也挺机灵的，如果您真有这意思我倒可以帮忙”。

“这要看他自己的想法了”。

“我不读书了，就去当兵吧，弄不好以后也象叔叔一样当官呢，多威风啊’！我赶紧表态。”

“小鬼，真想去呀，可不要后悔啊”？周排长笑咪咪地看着我说，看来他对我很感兴趣的。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决不后悔”。我调皮地回答到。

“院长，您的意思呢”？周排长转头征求我爸的意见。

“既然这样，以后就得拜托您多多照顾他了。爸爸其实早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崭新的新生活。

（一）

新兵的生活很快过去了，那一年的5月27日我被分配到江西省抚州地区某山区的炸药仓库守卫武警中队某排六班当战士，班长姓吴是一个漂亮的男孩，今年十九岁，每次看我时那双单眼皮的眼睛总闪耀着捉狭目光，笑咪咪的，让我一阵一阵的心跳。那时中队的条件是简陋的，只有一个简易的冲澡棚，四面通风。因为里面没有女性，所以生活就变得简单起来了。每次训练完后大家剥得赤条条就冲进了水龙头底下畅快地洗了起来。看着那生龙活虎的身体，我感觉到内心的冲动，我极力克制着，可还是感到小弟弟在膨胀，正在尴尬时，传来班长的喊叫；

“伟伟，傻呆着干吗？洗澡啊！”

“哦，就来了。”我看着班长那充满朝气的身材，硕大的小弟弟，一阵心跳。

磨蹭了一会儿，我脱得剩下一条短裤后走进了冲凉棚。裤头里的小弟弟不听话地半挺着。

“哈，哈哈。”四周传来了哄笑声，我站住了，脸红红的进退两难。

“好了好了，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刚来的，年龄小吗”。班长制止大家的笑声，对我说；“都是男人，怎么不把裤头也脱了，还害羞呀？”

“我，我，我不习惯”。我结结巴巴地支吾着，后悔刚才为什么走进来。

“是吗？”班长笑咪咪地瞄了一眼我的裆部，那而正微微鼓起着。

“就是吗。”我只好嘴硬了。

洗完澡后，我进了宿舍，见班长正拿着一本杂志在看，他的床正好在我隔壁，我就对班长说；

“班长，出去一下吗！我换换短裤。”“都是男人，害羞什么呢？”看来他不想出去。、

我只好拿起一条大围巾往腰部一扎，换了短裤。班长眼里闪过一抹的失望，随即对我说；

“伟伟，今晚12点—2点是你的营房岗，因为你初来我让王水根跟你换，你就和我一起站

巡托岗把！也让你熟悉这里的环境。好吗？

“是！班长。”穿着短裤的我行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敬礼。把班长逗笑了。

（二）

那夜11点多我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人摇晃着我。我张开眼见到班长站在我床边用手按住我阳气正旺的裆部轻轻地摇晃着，嘴里小声叫到；

“该起来了，小懒鬼。本钱还不小呢！”

我感到小弟弟微微的抖动，比刚才更硬了。只好说；

“班长，你先出去，我立即起来”。

“别婆婆妈妈的了。有什么好害羞哪”？班长盯着我的裆部，看来没有出去的意思。无奈，只好掀开被子起来。不争气的小弟弟直楞楞地把肥大的短裤撑成三角行。我用手使劲地往旁边摁了摁穿起裤子。抬头正好看到班长盯着我看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芒。我叫了一声；

“班长”

他楞在那里，我又叫一声。他总算听到了。嘴里却言不对题地叽咕；

“真好，太漂亮了。”

“什么啦？我们怎么走呀？”我有点不乐意了。色狼似的。

“哦，哦，跟我走吧！”班长总算回过神了。

我们默默地走在山道上，明亮的月光从片片的乌云缝边洒下屡屡光芒，山上猫头鹰的叫声就像不满周岁婴儿在凄厉的哭叫，路边斜坡上的草丛里不时传来“沙沙，叽叽”声，班长说那是老鼠和长虫打架发出的声音，叫我别怕，但我的心里还是阵阵的发麻。只好紧紧地贴着班长走。突然，班长用他的冲锋枪的枪托往地上一墩，一条竹叶青“吧”扭上了他的枪把，我“啊”惊叫起来，紧紧地抱住了班长的腰，全身发抖。

“别怕，别怕。慢慢地就习惯了”。班长用劲把蛇头拧烂后，反手也抱住了我。瞬间一切都静了下来，天地间一片肃静。只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班长的鼻子，嘴巴摩擦着我的颈后，丝丝的热气让我又痒又舒服，班长轻轻地在耳后呢喃；

“伟伟，你好可爱，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你了。”

“恩”我心里一阵的迷糊，察觉到了裆部有一硬物顶了过来，虽然隔着两层裤子，我还是知道那是班长的阴茎。不自觉地小弟弟也挺了起来。班长也察觉到我的生理变化，立即大胆了。右手从裤腰插了进去抓住了我硬硬的小弟弟撸动起来。嘴唇也找上了我的嘴唇，带着甜味的舌头在我口腔上下搅动。天在旋，地在转。在班长激情的攻击，心脏急速的跳动，小弟弟也一阵阵膨胀。我摆脱班长的嘴唇大大地喘口气；

“班长，我—我受不了。要—要拉尿。”班长抱起我走到路边的一块平整的草坪上，用手电筒照照没发现恶虫等动物后，就把我放了下来。心在颤抖，我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会怎么样？但意识里却在盼望，祈求，等待。班长把我和他的枪架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转身走到我身边跪了下来，手在脱着我的衣服，嘴里却说着；“伟伟，我的宝贝。别怕–别紧张，会很舒服，你会喜欢的，就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吧。。。。。。。”

看着班长把我的衣服.裤子.短裤一件件脱掉，露出了昂立的小弟弟，半露的龟头红红的，湿湿的。眼泪就不自禁地流了出来。班长的嘴唇从我眼睛往下吻，到了乳头时感觉到他的牙齿轻轻地咬着我的乳头往外拉，我的心随着他的拉扯激烈地跳动，似乎要嘭出来。头晕晕乎乎，嗓子干得要冒烟，全身软绵绵没一点力气。“啊–啊–—

啊啊––啊”我好想拒绝，但嘴里发出只是单调啊啊声，班长的嘴唇已经到小弟弟旁边的阴毛中，温暖，湿润的舌头似在抚尉似在浇灌。温热双手在我的大腿内侧及阴囊边不停地拿捏。我的灵魂在飞，我的身体在膨胀。泪水再次从我的眼里流了出来。我侧过脸看到不远处有一条银环蛇慢悠悠地游了过去，微弱的月光下，闪耀着银白色的光圈。我“啊”用力地把班长推开站了起来，

“啊，不。。。不行。。。不能。。。啊。。。啊啊。。。。”我语无论次地哭叫着；“不行，从来就没有人这样对我。我不，不能啊。。。。啊”班长张开双臂抱了过来；“宝贝，来，别怕，会很舒服，你会喜欢的。这本来是件神圣的事情啊！谁都有第一次，来吧！好吗？会喜欢的。”

“不，我不想，我会喜欢你的，但我现在还不想，我刚来。。。我才十六岁。。。我。。不行。”我穿起了衣服抽泣着。班长看着我，眼神变换不定，有爱怜，有恼怒，还有失望。终于他叹口气说；“回去吧，下岗的时间到了。”

（三）

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月。自从那次站岗回来后，班长对我的态度更是热情。却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只是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衣服抢着帮我洗，每次吃饭时，总是把好吃的菜夹给我，还把肉统统放到我的晚里。他说“你这么瘦要多吃点，身子才会长的壮。”开始觉的有点不好意思，渐渐的也就接受了。而我，面对班长热情的关怀，除了感激之外，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没事的时候，班长就给我讲兵营里的事和做人的道理，有时也给我讲那些微妙的事。我在一边静静地听着，而每次讲的我都脸红心跳，想入非非。毕竟我也16岁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所以对这种事是又渴望又害怕。晚上，稀稀的月光照在窗外，远处传来几声野猫发春的叫声，三长两短。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一夜的情景老是跑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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